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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研究对象重要性、知识发展规律性和人才队伍三个方面，阐述了在“区域国别

学”一级学科建设下推动“华侨华人研究”走向“华侨华人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基于对“研究”

与“学”的比较，剖析当前国内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知识形态和组织制度逻辑，探讨了“区域国别

学”建设下设置“华侨华人学”的具体内涵。认为“华侨华人研究”已经具备了丰厚的知识积累、理

论探索和人才培养实践，其学科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呼吁将“华侨华人学”设

置为“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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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seas-Chineseology is the disciplinar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that is, taking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research field to form a systematic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system, and 

incorporating it into the university discipline system for systematic talent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alls for establishing Overseas-Chineseology as a secondary discipline (specialty) under Region and 

Country Studies. Firstly, it stems from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they ar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group that 

connects the world. Secondly,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has already accumulated rich knowledge reserves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Its disciplinarization is an inherent meaning for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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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 Finally,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condition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require the systematic cultivation of young talents dedicated to 

research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华侨华人研究”已经走过了 100 多年的历程，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随着世情、国情、侨情

的深刻变化，华侨华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提升“华侨华人

研究”学科地位、构建“华侨华人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华侨华人学”是“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化，即将华侨华人这一研究话题和领域制度性地纳入

高等院校的学科体系，这样不但可以深化其研究，更重要的是可以进行系统的人才培养。这种呼吁

始于 20 世纪末，当时周南京等前辈学者在各自论著中呼吁建立“华侨华人学”。［1］迈进 21 世纪后，

海内外学术界对设立“华侨华人学”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为从“华侨华人研究”到“华侨华人学”

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契机。2000 年，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筹建华侨华人学科的研究报告”也获得重大项目立项。［2］2002 年 12 月，暨南大学举办的“海外华

人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华侨华人学科的建构”确定为三大主题之一，有与会专家认为，华侨

华人研究学科建设的试验性过程已部分达到目的。［3］2003 年 9 月，由李安山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

“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筹办“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学术研

讨会，20 多位与会专家在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必要性、牵涉层面、重点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4］会

后，梁志明、李安山、高伟浓和袁丁等学者相继发表专论，更全面深入地论述“华侨华人学”的学

科定位、研究对象以及学科建设中的学术批评等核心议题，带动了一波“华侨华人学”主题文献发

表热潮。［5］

历经了 21 世纪头二十余年的充分探索，从“华侨华人研究”到“华侨华人学”如今又迎来新的

重大发展机遇。2022 年 9 月，教育部正式将“交叉学科”设置为学科目录中的第 14 个门类，并在此

新门类下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不少专家学者针对区域国别学自身建设及其下设二级学科展

开积极讨论。［6］其中，吴小安结合华侨大学布局“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提出，“华侨华人研

究”与“区域国别学”可以实现融合，前者可为后者提供“一个具有学科特色的专门视角”。［7］2024

年 1 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进一步明确了区域国别学的内涵和

范围，为相关单位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设置二级学科（方向）提供了“区域国别学理论方法”等六

个框架性参照，充分体现出跨学科性、包容性的学科共识。［8］

据此，本文认为，“华侨华人研究”符合教育部对“区域国别学”的框架性定位，呼吁设置“华

侨华人学”为其二级学科（方向）。本文首先从研究对象重要性、知识发展规律性和人才队伍三个方

面，回答为什么要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下推动“华侨华人研究”走向“华侨华人学”。其

次，基于对“研究”与“学”的比较，剖析当前国内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知识形态和组织制度逻辑，

阐述“区域国别学”下设置“华侨华人学”的具体内涵，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本文最后回答

“凭什么”的问题，提出“华侨华人研究”已经具备了丰厚的知识积累、理论探索和人才培养实践，

应该进入设置“华侨华人学”的阶段了。

一、“华侨华人学”：为什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两个基本现实和判

断决定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方面，世界更加了解、更加需要中国，另一方面，

中国也更加需要和了解世界。在这一过程中，“华侨华人”这个群体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华侨华人连接中国与大变局的世界
所谓“大变局”，既指世界文明进程中前所未有之变化，也指国家发展中面临的从未遭遇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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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局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等人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当时的世界形势。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徐勇和张慧慧以

“关系中的国家”为分析视角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被动地纳入西方主导的单向全球

化，而“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塑造全球化、主

动参与世界竞争所形成的局面。［9］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逻辑看，两次“变局”分别对应了由“中国

的世界”到“中国与世界”再到“中国在世界”的转变节点。［10］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前一个“大

变局”使西方的历史分期成为了世界史的分期，由西方实践和定义的个别发展经验超越了时间，成

为整体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具有一整套意识形态标准的榜样。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非西方国家和

地区就此被打上“前现代”乃至“野蛮”“落后”的标签，在屈辱和苦难中探寻通往“现代”的发展

之道。随着当前“大变局”呈现非西方世界的重新崛起，中国在与西方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式

现代化”。这既是对过往百余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进行历史总结和提炼，也是为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

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指导和思路。“中国式现代化”凝练了中国应对两个“大变局”的经验、智慧和作

为，本身就是全球化或称世界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可称为“惠及世界”的现代化。［11］

无论是从关系的逻辑还是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华侨华人都是一个非常独特且贡献突出的群体。

一方面，规模庞大的华侨华人群体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内容和方式。在中国打开国门、不断融

入世界的过程中，华侨华人一直走在与外部世界接触和交流的最前列。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人

走出国门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刷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已经变为“有阳光和空气的地方就有华

人”。由于华侨华人对中国与所在国都比较了解，很多时候都充当了两国外交的有效协调人，在一

些棘手的外交问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外交为民”的观念指引下，华侨华人本身就是外

交的内容和对象之一，可从中外的经贸文化关系发展中获益。［12］另一方面，被迫卷入西方殖民地经

济现代化的契约华工对当地经济也起到了客观上的支撑和延续作用。华侨华人不仅为所在地经济发

展和现代化贡献力量，也通过汇款、捐赠、归国投资设厂、协助中国商品和企业走向海外等方式带

动家乡和祖（籍）国的发展，从而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

正因在沟通中国与世界、促进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当了交流连接的桥梁，华侨华人群体日

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和贡献者。［13］就此而言，从学术研究的投入方面，很有必要系统地

加强对华侨华人这个群体的研究，并培养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加入华侨华人研究事业中来。

（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视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总书记继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强调“三大体系”建设后，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仍存在知识分散化、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以及尚

未建构起系统化、自主化的知识体系，再一次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根

本遵循。［14］刘曙光认为，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体现了历史自觉，有助于解决传统研究范式

难以回答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推动学术创新和进步。［15］王义桅从知识的

世界观、方法论、体系和范式等纬度的变化提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在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6］黄海则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有着自

身逻辑、生成机理和内在规定的知识生产过程”，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是其内在规定，

符合“求真”的知识生产和建构逻辑，可“持续探索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不断丰富人类

文明成果、不断推进人类文明发展”。［17］田心铭认为，“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

重大论断，抓住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及其中各学科建设问题的根本；因为“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都是知识的结晶”。［18］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有多种路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扎扎实实研究那些具有中国特性

同时兼具世界意义的本土问题。“华侨华人是中国国际化与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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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他们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演变的独特现象，又具有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显著的跨国

移民群体的普遍特征。无论是从庞大的人群数量和广泛的地理存在来看，还是从渊远流长的中央政府

的侨务治理和侨务政策来说，华侨华人都是一个极富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19］李

国梁提出，由于中国是华侨华人的祖籍国，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充分体现在“华侨华人学”建设

本身，强调中国特色是“华侨华人学”建设方向的一个原则问题。他还从研究立场、目的、内容和

学术地位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华侨华人学”的具体设想，包括“逐步形成华侨华人研究的‘中

国学派’，有一套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又兼容西方学术精华的华侨华人学理论、观点与方法”。［20］吴

杰伟也认为，“华侨华人学研究必须关注中国的现实，离开了中国的现实就没有了根基”。［21］吴小安

则通过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的比较指出，东南亚和美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都在大的政治

因素影响下，被以非常专业化的方式纳入东南亚研究和亚裔美国人研究的范畴，实现了在地化；反

观当下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却面临丢失主动权和话语权的挑战，有待推出有“中国气派、中国

特色的重点研究工程计划”以共同推进“华侨华人研究”事业。他还指出，遍布世界的华侨华人，

可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要求的新形势下与区域国别研究融合发展，既有效发出中国学者声

音、贡献中国元素，又专业对接国际学界，使“区域国别学”在彰显中国特色的同时成为一门融

入世界的学问。［22］由此可见，“华侨华人学”应当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最正当与恰当的

领域。

（三）华侨华人研究事业需要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后继有人是任何一项事业的根本大计。“华侨华人研究”学科建设独特且突出的贡献以及建构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生产，均需要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接续奋斗。依据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安排，

唯有进入教育部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才能制度性地在大学进行研究生招生与培养。这就需

要设置“华侨华人学”。

实际上，这种探索早已开始。在理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的厦门大学南洋

研究所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等机构最早建立起以归侨学者为主体、熟悉海外侨情且通晓多种语

言的研究队伍。［23］但在“文革”期间，因“海外关系黑六条”，与“华侨华人研究”相关的理论人

才队伍均遭受严重冲击。［24］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以及北京、集

美、广州、汕头等地 7 所华侨学生补习学校也先后被撤销、停办。［25］改革开放后，与“华侨华人研

究”相关的理论与实务人才队伍建设才逐渐恢复发展。在有关部门领导与学术前辈的重视与支持下，

“华侨华人研究”真正进入出成果、出人才的阶段。［26］不过，成绩喜人的同时也潜藏隐忧。朱杰勤、

韩振华、田汝康、周南京老一辈学者已离世，庄国土、李明欢、李安山等“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学

术中坚也逐步退出教研一线。诚如学者所言，与“华侨华人研究”相关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队伍培养

虽声势浩大、有目共睹，却也面临承前启后、更上一层楼的使命和挑战，学界再一次经历严重断层

的代际更替。［27］

在侨务工作队伍建设方面，国务院侨办的前身中侨委于 1955 年成立北京文化进修学校（即中侨

委侨务干部学校），培养和训练国内外侨务干部。［28］“文革”期间，侨务界也受到冲击。尽管处境艰

难，侨务工作者仍于 1966 年至 1967 年上半年坚持完成了接待和安置印尼归国难侨的工作。随着中

侨委于 1969 年被撤销，其下属各级部门、华侨投资公司、侨务干校也先后被撤销或并入外交部管理，

侨务干部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保护，被打倒和下放劳动的皆有之，队伍建设陷入混乱。［29］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恢复重建并不断完善“五侨”（即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

委员会、中国致公党和中国侨联）系统。2018 年，为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求，国务院侨办整体

并入中央统战部，对外保留国务院侨办牌子，地方各级侨办也参照中央机构改革模式并入同级党委

统战部，统筹开展侨务工作。［30］2023 年 4 月 24 日，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新

时代侨务工作情况时指出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基层侨务工作力量不足”赫然在列。［31］实际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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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由来已久。如今，中央到地方各级侨办均并入同级党委统战部，基层侨务工作力量不足的问

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基于此，笔者以为，唯有设立“华侨华人学”方可为理论研究和侨务工作人才供给的源头找到

出路，从而适应世情、国情和侨情之变提出的新需求。

二、“华侨华人学”：是什么？

虽然“华侨华人研究”已积累了诸多研究成果，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人员，但从培养人才的角

度而言，仍有必要设置“华侨华人学”。因为学科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最基本单元。实际

上，世界范围内的人才培养和中国的学科制度，近年来都经历着重大的变化。

（一）“研究”的散碎化与“学”的系统性
从词源、词义等角度看，“研究”与“学”的联系非常紧密，二者在日常生活中均被广泛地用于

描述主体能动地把握客体、积累知识的活动，经常存在混用乃至叠加使用的情况。但当论及“某某

研究”和“某某学”时，往往在直觉上给人一种非常鲜明的层次高低与程度深浅之别。这是因为在

近现代学术科研话语体系的演化进程中，国际学术界逐渐习惯以“某某研究”指代以特定问题为取

向、较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知识领域，而往往将“某某学”用于界定一类更具系统性和理论性的知识

分支。这种约定俗成的观点在行政部门对学术科研活动的分类管理中完成社会建制，成为一项具有

普遍性共识的制度。以中国经验为例，传统学术已有“四部之学”的划分，在晚清“西学东渐”及

近代教育改革中又吸收了“分科立学和治学”原则转向“七科之学”。这既体现了冯桂芬、王韬、康

有为、梁启超等近代学人把握西方学术专门化趋势的观念自觉，也有《京师大学堂章程》、“癸卯学

制”、民国政府《大学令》和《大学规程》等发挥的制度性影响。［32］新中国建立之初，学术科研与

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在坚持文、理、工、农、医等分类基础上加入计划经济下各

类行业服务的逻辑。改革开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

实施办法》奠定了现行知识系统的三级划分制度架构。在研究生教育中，划分层级自上而下依次为

“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而本科生的则称为“学科门类、专业类和专业”。［33］

回到以“华侨华人”为对象的探索，目前已经积累了诸多但却呈现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和知

识，因而仅以“研究”之名著称。正如李国梁提出的，华侨华人问题长期划归不同学科分支或分支

领域，没有被作为特定社会现象来进行整体研究，具体表现包括中外关系史关注华侨史，社会学关

注华人社会和侨乡变迁，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关注海外华人经济，以及民族学关注海外华族的发展

变化等等。［34］李安山则更明确提出，作为一项以特殊群体为目标的研究，“华侨华人研究”的意义建

立在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均必须与“华侨华人”的实在内容相关，既难以进行抽象进入科学殿堂，

又不满足“任何科学——只能探讨若干门类的事件，但不能探讨特殊事件”的标准。［35］但另一方

面，李国梁、梁英明和梁志明等学者均认可“华侨华人研究”已具备成为一门独立或相对独立学科

的学术要件。其中，梁志明认为“华侨华人研究”涉及的问题属各门现有学科之间邻近区域或边缘

地带，符合“边缘学科”的定义，“华侨华人学”可被视为一门“综合性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

科’”。［36］值得一提的是，以“华侨华人”为对象的专题性、规范性知识要在知识形态上由分散化、

碎片化转向系统性、理论性，除了要靠学术共同体的自觉探索和推动外，更需要在组织制度层面进

入现有的学科体系。

（二）学科是高校人才培养最基本的单元
在组织制度层面，学科是“由学者们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

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37］，在实现高校首要功能“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

用。我国高校在改革开放前为服务计划经济体制下各个行业部门的职业人才需求，在人才培养中强

调专业（本科）和学科（研究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学科的确定，高校人才培养，特别是研究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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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阶段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不断加深对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倚重。［38］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单

独成章进行布局，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39］等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学科与人才培养之间

的关系。2023 年 2 月，教育部等五部门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

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开宗明义指出：“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支柱，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

台”。［40］有人对该改革方案的解读是“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

结构布局，是提升高等教育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关键”。［41］《人民日报》刊发题为《以学科优化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的评论文章，更凸显当前我国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布局尤其重视学科优化的引

领作用。［42］概言之，高校只有在学科点的支撑下，才具备设置和调整相关二级学院、学系等教学实

体单位的合法性。

由此观之，从“华侨华人研究”到“华侨华人学”就是要在组织制度层面争得高校人才培养最

基本单元的“名分”。梁英明提出，尽管新课程、新专业、新科系、新学院在各高校中层出不穷，但

有关“华侨华人”的寥寥无几，不利于该学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发展中发育成熟。他不无惋

惜地称，“由于华侨华人学没有列入高校课程建设的计划，也不是一门专业，有关教师在教学经费分

配、研究项目申请、招生名额，以至教师职称评定等方面，都会遇到许多实际困难和阻力，从而挫

伤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43］丘立本更一语中的地称，讨论“关于华侨华人学科建设问题”的实质，

是“这项研究工作在中国现行科研和教学管理体系中应有什么样的地位，是仍像现在那样分散在各

有关学科中进行，还是把相关学科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建立起独立编制，有一定固定经

费和培养专门人才基地的新兴交叉学科，并给予大力扶持的问题”。［44］对此，程希曾结合 21 世纪初

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原华侨华人研究力量较强的高校以国际关系为号召整

合力量的发展趋势认为，将华侨华人归入国际政治学下的三级学科可作为解决方案。［45］但现实发展

并不如预期，“由于没有学科作为支撑，中国南方几所大学原本做得很有特色优势的华侨华人科研院

所被迫转型，从事不是自己特长的国际关系研究”；“导致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长期面临着学科建设、

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学术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掣肘”。［46］

（三）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提供的机会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为“华侨华人学”创造了机会。一方面，尽管知识分类和认识分工

符合人类理性能力的表现方式，使传统学科在人类知识谱系中获得历史合法性；但随着知识的巨量

增加和叠层累积，学科间“藩篱”高树、“堡垒”森严，不利于认识活动的更新迭代。因而，国际学

术共同体自觉探索学科交叉、跨界和融通，积极回归学科分工的初心，推动对客观世界和具体问题

更系统、全面的认识。［47］钱乘旦曾形象地提出传统学科未能做到地理空间和认知范围的全覆盖，而

“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性正在于解决两个“未覆盖”、破除认知隔阂以服务现实需要。［48］以华侨华人

为对象的专题性知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多学科性，正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要求完全契合。实

际上，国际上早有将“华侨华人研究”归类至诸如亚洲研究、东亚研究、东南亚研究乃至中国研究

等跨学科“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成熟经验。［49］此外，李安山也以战后美国“地区研究”（area 

studies），作为传统学科体系分解与整合对华侨华人学科建设启示的具体事例。他认为，“地区研究”

集中各学科特点与优势研究给定对象与“华侨华人学”借用而定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方式颇为相似，

并建议争取将“华侨华人学”纳入“跨学科研究”这门学科内的“一级学科以外的学科分支”。［50］

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是增进不同国家、区域乃至文明之间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学问，其组织

制度建制在冷战期间得到美、苏两大强国的持续推动而日趋成熟。随着近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命

运相连日趋紧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和《研

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在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下将区域国别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在为人

类社会贡献更多区域国别学知识中肩负大国责任。［51］自此，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交叉学科平台如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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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笋般出现，很多大学迅速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和“区域国别学院”，整合校内外相关资源，不

少具有自主增设学位点权限的大学都相继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52］而

2025 年教育部开展的新一轮学位授权点申报审核工作，则大规模地让目录中的“区域国别学”走向

落地。［53］同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多

所高校组织更召开各类学术会议、论坛，深入探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54］在此背景下，暨南

大学、厦门大学与华侨大学均积推动“区域国别学”建设与“华侨华人研究”的结合。因为“华侨

华人研究”作为一项问题导向并涵盖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专题性研究，在制度层面也最符合“区域国

别学”多学科跨学科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建设要求。1927 年 9 月，暨南大学成立南洋文化事业部，这

既是当时国内唯一一个研究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的机构，也是现代意义上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事

业的开创者。［55］1956 年，中侨委在厦门大学设立的南洋研究所，则被认为可能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早

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56］毫不夸张地说，认识和了解“华侨华人”居住地的社会、经济、文化、政

治情况，也是我国在历史上创设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动力之一。可见，依托“区域国别学”为“华

侨华人学”争得“名分”，从组织源头上看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三、“华侨华人学”：凭什么？

如前所示，“华侨华人学”并非从零开始，实际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华侨华人学”所需的充分

的知识储备、理论探索与人才培养实践的雄厚基础。

（一）“华侨华人研究”的知识积累
“华侨华人研究”丰厚的知识积累是设立“华侨华人学”的重要支撑。早在北宋时期，发达的

海外贸易促使大量商人出海入蕃。北宋末年学人朱彧所著《萍洲可谈》将在蕃地居住超过一年的行

为称之为“住蕃”，“住蕃”者除商人外还有不少士人和胥吏，文献记载的“住蕃”之地主要包括日

本、高丽、占城和真腊等。［57］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均有文献对华侨华人相关问题加以记述，

但无系统的学理性研究，直到 19 世纪中期，才有西方殖民政府官员在南洋调研发表“华侨华人”相

关学理性研究著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荷印政府汉文翻译官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根据巴

东（Padang）华侨家中找到的天地会书籍所创作的《天地会研究》，［58］以及另一位荷印政府翻译官高

延（ J. J. M. de Groot） 根据公务旅行期间与兰芳公司的接触所创作的《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59］等。

晚清时期，中国国内更趋学理性的“华侨华人研究”也随着驻外使领馆加大对“华侨华人”资料的

记录和整理而兴盛起来。［60］进入 20 世纪，关于南非华工和一战后欧洲华工等热点问题进一步掀起

了“华侨华人研究”知识积累高峰。［61］梁启超的《美国华工禁约记》《中国殖民之八大伟人传》、羲

皇正胤的《南洋华侨史略》、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丘汉平的《华侨问题》、李长傅的《华侨》

《中国殖民史》、刘继宣和讲师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

会》等论著相继面世，为这一时期的“华侨华人研究”知识积累高峰做了注脚。［62］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的“华侨华人研究”和其他国际问题研究一样属于敏感领域，相关知

识积累一度只能以非公开方式进行。如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曾在“文革”前编写了《印度尼

西亚华侨史》和《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史》两书的初稿，并联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对归国“猪仔”

华工进行调查。［63］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也编写了《东南亚研究资料》、《南洋问题资料》和《南洋资

料译丛》等内部刊物，不仅为推进“华侨华人研究”的知识积累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工作，而且为相

关机构提供了决策咨询。［64］

“华侨华人研究”并非只是中国学术的自留地，海外的“华侨华人研究”知识积累同样引人注

目。在新马等地的许云樵、王赓武、颜清湟、崔贵强等一批学贯中西的华人学者先后推出颇具国际

影响力的论著，开创了新的高峰期。［65］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快速发展，中外

的知识积累鸿沟逐渐被弭平。厦门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的“18 — 19 世纪巴达维亚华人公馆（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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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府）档案” 编校项目，北京大学的 12 卷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丛书》以及暨南大学的《海外侨情观察》《东南亚华侨史丛书》《海外华侨华人研究译丛》和《世界

华侨华人研究文库》等等，都是新时期“华侨华人研究”知识积累再创辉煌的鲜活注脚。［66］当前，

中外数据库中的“华侨华人研究”文献更是日新月异，知识积累更加丰厚。仅以中国知网收录文献

为例，近五年“华侨华人”主题的期刊论文年均发表量达 222 篇之多，授予硕博士学位的论文年均

有 61 篇。［67］1992 年，新加坡学者王赓武与美国学者王灵智等牵头成立了“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简称 ISSCO）。2019 年，中国学者李明欢教授

成为该会会长，显示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已经和世界华侨华人研究学术共同体有了良好的互动。［68］

上述这些涉及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华侨华人”知识，为“华侨华人学”学科建

设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

（二）“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探索
在知识积累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探索主题与方法持续演进，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理论范式和旨趣，为“华侨华人学”的设立提供了另一重要支撑。刘宏曾在中国向外移民历

程的宏观架构及全方位比较和观察的视角下，概括了“华侨华人研究”理论探索中的一系列范式转

变，包括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化论”对“华人文化不变论”的驳斥、20 世纪 80 年代对“同化论”

单边性和单向性观点的批判、20 世纪 90 年代文化研究兴起后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重视，以及认同、

文化多元主义、世界主义、跨国主义、网络和种族等国际移民理论与相关课题的影响等等。他认为，

过去一个多世纪，“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探索已实现由民族国家视野向全球角度的跨越，“多元认

同”“多元文化”和“跨国性”等后移民论述也先后取代了“华人文化不变论”“融合论”和“同化

论”。［69］在范式转变为学术领域与课题的开拓创新注入磅礴动力之余，李明欢等学者学者也深化了

“华侨华人研究”理论探索的基础性积累，通过对“华侨华人”与“国际移民”相关概念的辩析匡正

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70］近年，“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命题的提

出，赋予了“华侨华人研究”理论探索全新的学术使命。［71］学界积极围绕“华侨华人”与上述命题

的关系，对相关理论范式作出总结、反思和推进，并在华侨华人研究中催生出了很多理论争鸣。笔

者在过往研究中，将当前“华侨华人研究”的理论探索旨趣归纳为“三性”（即“中华根性”“在地

性”和“世界性”）。［72］笔者认为，这“三性”恰是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设立“华侨华人

学”二级学科的关键支撑。

首先，“中华根性”可谓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题中之义，时刻提醒我们推进区域国别研究

要有中国的站位和视角。“中华根性”是华侨华人血脉中固有的文明属性，这在第一代移民和新移民

身上表现为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与中华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华裔新生代中则表现

为后天培养而来的对中华文化与中国的亲近感、认同感与归属感。当然，这种文明属性的浮现和识

别还有赖于他者的比较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华侨华人所在地民众总会因为外貌和文化等特征，倾

向于将中国界定为华侨华人的根。

其次，“在地性”关联“区域国别学”建设热潮的大背景、大框架，既指向华侨华人学习和适应

移民所在地的勇气和能力，也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当下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一带一路”倡议、中外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涵统括其中。大多数华侨华人

在所在地安居乐业并争取入籍成为“模范公民”，他们对所在地社会有着系统和深入的了解。实际

上，这为我们了解和学习华侨华人所在区域国别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源。

最后，“世界性”可丰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特色。“世界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华侨华人

在上述两点比较优势基础上能协助所在国认识和了解中国，同时也将当地良好的社会治理经验和理

念带到中国，成为连接中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的桥梁；二是随着现代交通通讯的发展，华侨华人正

从祖籍国到所在国两点间的“单向”或“双向”流动变为在多国多点和全球范围的“交互流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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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动”，这表明他们已不再局限于移民高成本时代“落叶归根”或者“落地生根”两者之间的

排他性选择，而成为相互学习、相互包容与相互适应多种文化的“世界公民”了。［73］实际上，也正

是因为华侨华人的这种三性特征，华侨华人研究也一定能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提供独特的

视角并做出独特的贡献。

（三）“华侨华人研究”的人才自主培养实践
晚清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华侨华人研究”人才自主培养实践是“区域国别学”下设

“华侨华人学”二级学科的第三大支撑。谈到“华侨华人研究”的人才自主培养实践，绕不开暨南大

学这所素以“华侨华人研究”学术传统和特色闻名的百年侨校。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之创

办与晚清南洋华侨教育的兴起密不可分。早在 1927 年，暨南大学就将《南洋概论》规定为全校公共

必修课，并设立与“大学部”“中学部”三足鼎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引入以李长傅、王旦

华、季达、钱鹤和姚楠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人“调查南洋各属华侨生活”。该部于 1934 年更名为“海

外文化事业部”，下分编辑股、研究股和调查股，研究员中的本校毕业生有 7 人之多，人才自主培养

成效初显。抗日战争期间，暨南大学先在上海租界“孤岛”坚持办学，后南迁至福建建阳，“海外文

化事业部”改组为“南洋研究馆”，南洋华侨校友陈育崧被特邀为研究馆员和《南洋研究》特约编

辑，以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和联系。战乱对暨南大学的“华侨华人研究”人才自主培养造成极大冲击，

南洋研究馆在回迁至上海时仅余 4 名研究和工作人员。新中国成立之初，暨南大学因高校院系调整

暂时停办但校名保留。［74］1951 年 7 月，以王延青为首的部分留校人员携文件档案及南洋研究资料调

入北京，南洋研究馆的学术活动则更早地在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已实质性中断。［75］

在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人才自主培养实践暂时陷入停滞时，我国另一所以“侨”闻名的

厦门大学却另开新局面。1950 年，厦门大学在其接收的“福建省立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厦

门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基础上成立“南洋研究馆”，陆续开展“南洋华侨社会经济研究”“闽南侨

乡社会经济研究”和“华侨汇款研究”等课题研究。1955 — 1956 年，中央确定厦门大学以“面向东

南亚华侨、面向海洋”为发展方向，部署成立“南洋研究所”以提高华侨的知识和工作能力，并提

出结合科研工作先设印尼语专业培养翻译和研究人才。［76］1957 年，随着归侨学生数量攀升，暨南

大学的重建工作在广东启动。1958 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迅即在历史系增设东南亚历史专业，

并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合作成立“东南亚研究所”，继承和发扬研究东南亚问题和华侨问题的传

统。［77］但“文革”期间再度陷入困顿。

改革开放后，暨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院校的“华侨华人研究”人才自主培养实践重焕生机。其

中，暨南大学于 1981 年率先成立“华侨研究所”并为历史系高年级学生开设华侨史选修课。［78］1984

年，暨南大学在国内招收首批华侨史博士研究生。［79］同一时期，厦门大学自主培养的庄国土、李明

欢等后来也成长为“华侨华人研究”的中坚力量。进入 21 世纪，随着华侨华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重要性的凸显，更多高等院校也纷纷开展华侨华人研究。温州大学在 2021 年依托原有数个一级硕

士学位点申报“华侨华人学”交叉硕士学位点并获批准，成为国内首家设立“华侨华人学”的单位，

2023 年开始招生。［80］华侨大学则在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重点

打造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等学科方向”，并挂牌成立国内首个强调结合“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

研究”的实体机构。［81］据悉，华侨大学已经通过学科调整，设立了“区域国别学”的一级学科博

士点。

迄今为止，中国知网收录的“华侨华人”主题硕博士学位论文已达 1103 篇，授予学位数前三的

单位依次为暨南大学（232）、华侨大学（128）和厦门大学（93）。［82］可见，“华侨华人研究”的人才

培养实践已经有了雄厚基础。

作为一个中国独有并具世界普遍意义的群体，华侨华人是最具产生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潜质的研

究对象，并且能够为从事研究外部世界（区域国别）提供必要的“中国情怀”与“中国站位”。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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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世界走入大变局以及中国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应运而生。“华侨华人研究”

既有充分知识储备又有理论探索与争鸣，还有部分高校在不同学科进行了人才培养试点和探索，完

全有理由成为“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方向）——“华侨华人学”。惟其如此，才能培养出更

多从事华侨华人研究和华侨华人事业的后续人才，从而有助于建构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更有助于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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